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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帝国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的地

图测绘活动。一方面填补了世界地图上的空白，提

高了西方国家对世界地理事物的认知水平；另一方

面也为帝国主义在殖民地的领土扩张提供了丰富的

情报①，重新塑造了被殖民地区的政治与地理界线②，

形成了一种殖民主义的权力话语③。

19世纪，英国不断派遣军事调查队、测量员、间

谍和边疆官员等到中国西藏东南地区④进行非法测

绘活动，其中，河流水系是重要的测绘内容之一。至

19世纪末期，英国对中国西藏东南地区河流水系的

认知逐渐清晰，地图中的空白不断被填补，形成了相

对较为完善的地理认知体系。此外，英国对西藏东

南地区的测绘活动也为20世纪初期“新外线”和“麦

克马洪线”等非法边界线的炮制提供了情报基础⑤，

影响深远。

国外学术界多将英国在中国西藏的地图测绘和

调查活动看作是探险和“发现”未知世界的过程⑥，尤

其是印度本土间谍班智达在西藏的秘密测绘活动引

起了较多的关注⑦，部分研究也关注到英国利用地图

测绘等为手段蚕食中国领土的历史事实⑧。国内相

关研究梳理了中国及西方国家在西藏的地图测绘

史⑨，尤其关注地图中边界线画法的演变过程⑩。但

国内外学术界对19世纪英国在西藏东南地区的地图

测绘过程，尤其是对河流水系这一自然地理事物的

测绘过程及其影响的研究还较为薄弱。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主要利用英属印度

测量局档案、近代英国所绘西藏东南地区地图资料、

调查报告等，以河流水系，即雅鲁藏布江下游主河道

19世纪英国在中国西藏东南地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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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三条最大的支流察隅河、丹巴河、西巴霞曲为中

心，研究19世纪英国在中国西藏东南地区进行非法

测绘的时空过程、阶段性特征，及其对这一地区地理

知识体系初步形成和英国殖民侵略等的影响。

一、英国早期对中国西藏东南地区的地理认知

(1824年前)

西藏东南地区主要位于喜马拉雅山南麓，地形

北高南低，雅鲁藏布江由东流折向南流后纵贯整个

地区，成为这一地区最大的河流。雅鲁藏布江流至

印度阿萨姆地区称为布拉马普特拉河(Brahmaputra)，
丹巴河 (Dibang)、察隅河 (在印度称为“鲁希特河”，

Lohit)、西巴霞曲(英文文献中称为“苏班西里河”，

Subansiri)三条主要支流先后汇入布拉马普特拉河，

构成了西藏东南地区的主要河流水系，也成为近代

英国在中国西藏东南地区和印度阿萨姆地区测绘的

重要内容。

1824-1826年，英国通过第一次缅甸战争和《杨

达波条约》(Treaty of Yandaboo)从缅甸手中夺取了新

的领土阿萨姆，使得英印东北部与中国西藏有了直

接接壤的地区。在第一次缅甸战争之前，英国还未

能到中国西藏东南地区进行实地测绘，其对这一地

区的地理认知主要来自康熙《皇舆全览图》在国外的

转绘与传播。

法国传教士在清康熙年间主持编绘的《皇舆全

览图》，是我国首次利用西方现代测绘技术绘制的全

国性地图。康熙五十三年(1714)，喇嘛楚儿沁藏布

兰木占巴和理藩院主事胜住被派往西藏进行测绘活

动，从青海西宁进入西藏，到达拉萨，进而到达冈底

斯山和恒河源。但这次测绘活动遇到策妄阿拉布坦

叛乱，测绘队伍被迫返回。根据喇嘛的测绘结果，传

教士编制了《皇舆全览图》中的西藏部分。18世纪30
年代，巴黎耶稣会士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
出版的《中华帝国全志》，第一卷所附“中国、中国鞑

靼与西藏总图”，即 1734年由唐维尔 (Jean Baptiste
Bourguignon d'Anville)主要依据康熙《皇舆全览图》改

绘(以下简称“唐氏地图”)，成为 18世纪西方世界了

解中国西藏地方的重要参考。

唐氏地图中雅鲁藏布江由西北流向东南方向，

最后流入阿瓦王朝(Awa)，这也导致后世许多西方地

理学者认为雅鲁藏布江的下游为伊洛瓦底江。在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福克斯版本的康熙《皇舆全览图》

(以下简称“福克斯地图”)中，中文标注雅鲁藏布江流

入姓烟县昂河。

唐氏地图分别采用以北京为零度经线和巴黎为

零度经线的经纬度系统，研究时需要以英国格林尼

治天文台为零度经线换算度数。在唐氏地图中，雅

鲁藏布江在 21°W附近消失。据韩昭庆研究，《皇舆

全览图》以北京太和殿为大地原点，即中央经线所在

地的 0°经线(116°23′27″E)，在其东为东经，其西为西

经。故唐氏地图中雅鲁藏布江消失的地方应位于

95°23′27″E附近。雅鲁藏布江在中印边界传统习惯

线附近的实测经度约为95°21′36″E，与唐氏地图绘

制情形较为相似。所以，虽然唐氏地图中雅鲁藏布

江下游标注为流入缅甸，但经度却显示其下游应流

入布拉马普特拉河。

雅鲁藏布江以东，唐氏地图中绘有更布河(Kenpu)，
自北向南流。福克斯地图中将这一河流标注为“噶

哥布藏布必拉”，“必拉”为满语，河流之意。唐氏地

图中更布河消失处的经度换算约为 96°23′27″E，察
隅河在由南流折向西流处实测经度约为 96°55′12″
E，这与唐氏地图中的更布河较为相似，故其应为察

隅河。

唐氏地图中将雅鲁藏布江西部的河流标注为乌姆

曲(Omchu)，乌姆曲的西部支流标注为“Lopra Kachu”。
在福克斯地图中，这一河流标注为“母母撮必拉”，西

部支流标注为“罗普拉喀初必拉”。唐氏地图中乌姆

曲消失处经度可换算为 94°23′27″E，与西巴霞曲在

中印边界传统习惯线处的实测经度94°15′36″E较为

相似，故地图中的乌姆曲应为西巴霞曲，而地图中西

巴霞曲的西部支流应为坎拉河。

总的来说，18世纪初期的康熙《皇舆全览图》已

对中国西藏东南地区的河流水系进行了初步绘制，

唐氏地图中雅鲁藏布江下游虽标绘注入缅甸，但推

算其经度却发现与其流入布拉马普特拉河的位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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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察隅河、西巴霞曲等主要支流的地理位置和大

体流向也都进行了标绘，形成了西方世界认识中国

西藏东南地区地理知识的基础。英属印度测量局也

认为“第一幅基于系统勘测的西藏和喜马拉雅山脉

地图是1733年唐维尔所绘”。

1765年，英国著名地理学家瑞纳尔(J.Rennell)对
布拉马普特拉河进行了测量，并提出布拉马普特拉

河与雅鲁藏布江是同一条河流的观点。在此之前，

西方国家多将该河绘制成一条500英里长的、自北向

南流的小河流。在1788年瑞纳尔所绘《最新权威印

度斯坦或莫卧儿帝国地图》和 1801年阿罗史密斯

(A.Arrowsmith)所绘《亚洲地图》中，阿萨姆地区位于

印度版图以外，雅鲁藏布江的走向基本承袭了唐氏

地图的画法，其下游走向则主要依据瑞纳尔的观点，

连接布拉马普特拉河。西巴霞曲和察隅河的走向亦

与唐氏地图相似，但两图都误将察隅河下游绘制为

流向缅甸。

除地图外，这一时期英国对印度或阿萨姆地区

的地理类论著中也多提到阿萨姆北部山区的河流水

系。1820年，W.汉密尔顿(W.Hamilton)在《印度斯坦

及周边国家的地理、统计与历史描述》中，认为布拉

马普特拉河为雅鲁藏布江的下游，雅鲁藏布江从源

头一直向东流，在 96°E附近转向南方，出现在阿萨

姆地区。但 F. 汉密尔顿 (F.Hamilton)在同年发表

的《阿萨姆记》中通过对长期居住在阿萨姆地区的

或是逃难到孟加拉的阿萨姆人进行访谈等，仍认为

布拉马普特拉河的源头为鲁希特河，从北向南流，并

在布拉马昆德(Brahmakunda)流出山区，到达阿萨姆

平原。

总之，19世纪 20年代以前，西方国家关于中国

西藏东南地区河流水系的地理认知主要源于唐维尔

转绘的康熙《皇舆全览图》及其在西方世界的流传。

18世纪后期，英国地理学家通过对布拉马普特拉河

测量与研究，正式提出雅鲁藏布江下游流入布拉马

普特拉河的观点，并得到了西方地理学界普遍认可，

使西方国家对中国西藏东南地区河流水系的认识更

进一步。

二、19世纪前期英国在中国西藏东南地区的非

法测绘及认知演变

地图测绘是帝国主义对新领土进行军事征服和

行政管理的重要前提。1824-1826年，英国与缅甸

发生了第一次缅甸战争，在进行军事行动的同时，英

国还派遣调查队对阿萨姆及其周边地区进行详细测

量。西藏东南地区紧邻阿萨姆，且作为阿萨姆主要

河流的发源或流经地，自然也成为这次测量活动的

重点关注对象。英国这一时期的测量活动获得了阿

萨姆和西藏东南地区南缘丰富的地理知识，一定程

度上填补了英国在这一地区“不完全的知识”，也为

英国的军事行动提供了情报支持。

(一)非法测绘活动

1824年，印度税务调查局派遣贝德福德(Captain
Bedford)和威尔科特斯(R.Wilcox)组成针对阿萨姆及

周边地区的调查队，“利用每一次可行的探险进入阿

萨姆”。调查队的任务主要有两项：一是寻找布拉

马普特拉河的源头；二是配合英国的军事行动，对新

占领的阿萨姆及其周边地区进行全面调查。调查队

所携带的测量设备包括：六分仪、指南针、伍拉斯通

测温气压表 (Woollaston's thermometric barometer)和
普通气压表等。

1.雅鲁藏布江下游地区

1826年，贝德福德到达巴昔卡(Pasial/Pasighat)，
当地珞巴人(英国称其为“阿波尔人”)拒绝其继续前

进，贝德福德在巴昔卡停留两天后只能返回。此

后，威尔科特斯应门布村(Membu，位于巴昔卡东北部

8英里左右)的邀请溯底杭河而上，对底杭河下游进

行了测量，但当地人同样拒绝威尔科特斯继续向山

地前进。总之，此次测量活动最远只到达巴昔卡附

近，未能深入山区。

2.察隅河流域

阿萨姆本地人和印度教传说都认为布拉马普特

拉河的源头位于萨地亚(Sadiya)往东三四日程的布拉

马昆德。1825年，布尔顿(Lieutenant Burlton)受命测

量布拉马普特拉河的源头，但其到达 27°49′N，95°
52°E附近便无法继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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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科特斯沿察隅河—鲁希特河进行了三次测

量活动。在第一次测量活动中，威尔科特斯发现了

昆德(Kund，即“布拉马昆德”)所在地。他认为昆德

只是鲁希特河从山地流到平原的位置，并非布拉马

普特拉河的源头。在第二次测量活动中，威尔科特

斯从昆德出发，经过两日路程到达迪加罗米什米

人(Digaro/Tain Mishmis)所在地区，并得到两位部落

首领的帮助。通过对米什米头人的访谈，威尔科特

斯了解了鲁希特河上游察隅河的大体走向，此次测

量活动最远到达特同村(Thethong)。在第三次测量

活动中，威尔科特斯成功劝说迪加罗米什米人让其

通过村庄到米久(Mezho/Miju)米什米人所在区域，并

最远到达察隅河由南流折向西流转弯处的金沙村

(Jingsha)。

3.丹巴河流域

贝德福德沿丹巴河而上，最远到达丹巴河与中印

边界传统习惯线交汇处的尼杂木哈特(Nizamghat)。

贝德福德发现 5个米什米人聚落，共有 80户、500人
左右。

4.西巴霞曲流域

威尔科特斯访问了西巴霞曲流域的米里人(Miri，
中国珞巴人的一支)地区。当地人告诉威尔科特斯，

西巴霞曲的源头叫坎拉河(Kamla)，有三个分支，主

要源头发源于北部或东北部的雪山。威尔科特斯

认为西巴霞曲就是唐维尔和瑞纳尔地图中标绘的

乌姆曲。但由于当地人的反对，威尔科特斯未能深

入山区。

贝德福德和威尔科特斯等人在中国西藏东南地

区南缘的活动是英国第一次有计划、在军队保护下

进行的非法测绘活动，测绘范围西起西巴霞曲流域，

东到察隅河流域，此次测绘活动及绘制的地图，大大

提高了英国对这一地区的地理认知水平。

(二)地理认知演变

威尔科特斯等人完成对阿萨姆及周边地区的测

量后，于1828年绘制了一幅比例尺为1英寸比4英里

的阿萨姆地区地图。1832年，在威尔科特斯公开发

表的调查报告中，附录了一幅在 1828年地图基础上

改绘的地图——“伊洛瓦底江源头和布拉马普特拉

河东部支流地区图”(以下简称“威氏地图”)，本文即

以 1832年修改之后的地图为对象，研究这一时期英

国对中国西藏东南地区的地理认知演变。

威氏地图的地理范围包括 21°N-32°N，90°E-
100°E，除阿萨姆地区外，还包括了中国西藏东南地

区南缘。威氏地图的图说中详细阐述了地图的绘制

过程及数据来源：“阿萨姆地图是一幅最近在测量局

长办公室绘制的大比例尺地图的缩略图，这幅地图来

自威尔科特斯自己的调查和贝德福德(Bedford)、约翰

斯(Jones)和拜丁福尔德(Beddingfeld)的调查活动。”此

外，还有费舍(Fisher)、伍德(Wood)、布坎南(Buchannan)
等人进行实地调查、测量与访谈等的贡献。所以，威

氏地图是 19世纪 30年代前英国对这一地区地理认

知的一次总结，具有一定代表性，成为此后很长一段

时间内关于这一地区地图绘制的基础。与前述唐

维尔、瑞纳尔等人的地图相比，威氏地图的主要贡献

是理清了雅鲁藏布江及各主要支流的下游流向和主

次关系，具有以下四个特点。

第一，在雅鲁藏布江下游地区，威氏地图将该河

段标注为“底杭河”，流入阿萨姆平原后称为“布拉马

普特拉河”(Lohit or Brahmaputra)。威尔科特斯认为

雅鲁藏布江不可能从伊洛瓦底江出海，延续了瑞纳

尔关于雅鲁藏布江与布拉马普特拉河是一条河流的

观点。

第二，在察隅河—鲁希特河流域，这一时期的测

量活动证实了察隅河下游为鲁希特河，改变了以往

所认为的察隅河下游为伊洛瓦底江，以及鲁希特河

的源头为布拉马昆德的观点。威尔科特斯虽然最

远只到达察隅河由南流折向西流处，但通过对当地

人的访谈，他在地图中将察隅河河道绘制到 28.5°N
以北，对察隅河沿岸一些重要地点的位置和名称等

也有标注，如瓦弄(Oalong)、日马(Riuma)等。

第三，底杭河与察隅河之间的地区增加了丹巴

河这一重要支流。但因他未对丹巴河中上游进行测

量，故中上游标注“推测的河道”。

第四，底杭河以西绘制出西巴霞曲的走向，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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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以往地图中乌姆曲的称谓，标注为“苏班西里河”

(Suban Shiri)。西巴霞曲的主要支流克鲁河和坎拉河

走向也被相对准确地绘制出来。

1828年W.汉密尔顿(W.Hamilton)所著的《东印度

地名志》一书中，仍坚持布拉马普特拉河的源头为察

隅河—鲁希特河，认为其源头可能与怒江(Loukiang)
和伊洛瓦底江(Irawady)的源头相似。汉密尔顿认为

一些地理学家所主张的底杭河或西部的河流(指西

巴霞曲)与雅鲁藏布江是一条河流的观点是不可信

的，因为底杭河的尺寸太小，河道狭窄，且可通航的

河道有限。1841年，罗宾逊(W.Robinson)虽然认同

底杭河为雅鲁藏布江的下游，但他同时也怀疑，底杭

河的河道才100码宽，与雅鲁藏布江这一大江下游应

有的尺寸不相符。

1858年出版的《东印度公司治下领土地名志》一

书中仍将察隅河—鲁希特河看作布拉马普特拉河的

源头，起源于喜马拉雅山约 28°30′N，97°20′E，向西

流后汇入丹巴河和底杭河等，但同时，该书也认为底

杭河即雅鲁藏布江的下游，是布拉马普特拉河最远

的源头。

总之，在19世纪前期，英国通过对阿萨姆及周边

地区的大规模测量，基本确定了西藏东南地区南缘

主要河流的河道流向和主次关系。雅鲁藏布江与底

杭河或布拉马普特拉河的关系问题虽然得到主流地

理学家的认同，但仍存在一定争议。

三、19世纪中后期英国在中国西藏东南地区的

非法测绘及认知演变

19世纪，英、俄两国在亚洲内陆进行了激烈的

“大博弈”。俄国为了侵略中国西藏，在19世纪中后

期先后派遣了13支考察队，以“科学考察”为名，大肆

搜集西藏情报。随着俄国的扩张，英国更加迫切地

想了解中国西藏的地理环境，以对抗来自俄国的压

力，“对这些地区进行探险及制图是十分重要的”，

“这些地区”指中国的西藏和新疆。

1876年，英国借马嘉理在云南被杀事件，强迫清

政府签订《中英烟台条约》，另议专条规定英国可“由

内地四川等处入藏，以抵印度”。按照列强“机会均

等”的原则，俄、美、法等国也同样具有这一权利，形

成了一个帝国主义在西藏游历和探险的高潮。

从英印东北边疆地区的局势来看，19世纪中后

期，阿萨姆地区的经济发展受周边山地部族的“侵

扰”，矛盾不断激化，印度迫切希望突破“内线”的束

缚，向北部山区扩张。加之此时印度测量局已经完

成了对印度次大陆的测量工作，开始将测量目标转

向西藏高原，中国西藏东南地区成为这一时期英国

进行地理测绘和情报搜集的重点地区。

(一)班智达的非法测绘活动

19世纪中后期，为了获得更多西藏情报，同时避

免英国人在西藏调查时受到阻挠或可能有生命危险，

印度大三角测量局 (the Great Trigonometrical Survey
of India)的蒙哥马利(T.G.Montgomerie)在印度北部的

台拉登(Dehra Dun)对印度本地人进行测量训练，并

利用这些人与西藏人具有相似的外貌和宗教信仰，

让其以到西藏朝圣等名义对西藏进行非法和秘密测

量，这些人被称为“班智达”(Pundit)。这些班智达在

19世纪中后期对中亚、西藏等地区进行了细致的调

查与测量，获取了大量情报。

班智达在西藏进行秘密测量时，一般会携带以

下工具：九英寸的六分仪，用来进行纬度观察；西藏

茶碗，用来装置水银槽；棱镜罗盘，用来测量远处山

峰的方位；小型罗盘，用来测量一般道路的方位；念

珠，用来计步；转经筒，用来藏匿野外工作记录；无液

气压计和沸点温度计，用来测量海拔。

1.南姆·辛格在雅鲁藏布江下游的活动

南姆·辛格(Nem Singh，代号G.M.N)是一位锡金

僧人，受过很好的教育，略懂一些英语，在大吉岭的

公共事务部(Public Works Department)做苦力监工，

时不时为大吉岭法庭做翻译。1878年 8月，在经过

专业的培训后，南姆在金塔普的陪同下从大吉岭出

发到西藏执行秘密任务，其目的是测量泽当以下的

雅鲁藏布江下游地区。

南姆先到拉萨，从拉萨南行到达泽当，顺雅鲁藏

布江东行，最远到达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后的甲拉西

登(Gyala Sindong，位于今墨脱县加热萨乡)附近，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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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当地人告知雅鲁藏布江最后会“流入一个被英国

统治的地区”。

南姆在对雅鲁藏布江流域进行秘密测量后，印

度大三角测量局对其测量过程进行了记录，并依据

其测量结果绘制了《西藏雅鲁藏布江南部低地地区

推测图》。从该图中可以看出，雅鲁藏布江河道自

泽当始，至甲拉西登，包括大拐弯处，都已被南姆测

量完毕并绘制成图。

印度测量局认为，从地理位置上来看，雅鲁藏布

江不可能流向西巴霞曲，而只能流向底杭河。然而

由于南姆并未能沿雅鲁藏布江而下，以证明雅鲁藏

布江的下游就是底杭河和布拉马普特拉河，故雅鲁

藏布江下游之谜仍未能完全解开。

2.金塔普在雅鲁藏布江下游的活动

金塔普(Kintup，代号K.P.)是一名锡金裁缝，曾于

1878-1879年随南姆到达甲拉西登测量。由于金塔

普不识字，不能进行文字记录，所以印度大三角测量

局的哈曼决定派一名中国喇嘛和金塔普一起进行

雅鲁藏布江下游的测量工作。这次测量工作的计划

是从甲拉西登继续沿雅鲁藏布江南下，最后到达阿

萨姆。如果这一计划行不通，哈曼还设计了一个灵

活的办法：让金塔普准备大量做了记号的圆木，顺江

放下，并通知哈曼在底杭河注入阿萨姆的出口处拦

截，如果发现一根圆木，则证明雅鲁藏布江的下游是

布拉马普特拉河。

1880年金塔普和喇嘛离开大吉岭，经江孜到达

拉萨，8月底到达泽当，1881年3月到达甲拉西登，后

因未能找到可以去南方的路，只能返回。在东久宗

(Tongjuk Dzong)，喇嘛将金塔普偷偷卖给了宗本作奴

隶，直到 1882年 3月金塔普才成功逃脱。而后金塔

普决定实施哈曼的第二方案。金塔普制作了 500根
圆木，在白马岗的背崩(Bipung)每天放50根圆木到雅

鲁藏布江里。但因哈曼已经离开了印度，导致这一

计划也未能成功。

在放了圆木后，金塔普再次尝试顺雅鲁藏布江

南下，最远到达甲拉西登以南100英里左右的岸来特

(Onlonw/Onlet)。在岸来特，因珞巴人不允许来自北

方的人通过他们的领地，金塔普被迫按原路返回。

1884年11月，金塔普回到大吉岭。因金塔普没有受

过专业的测量训练，他回到印度两年后才由印度测

量局的人将他的测量结果记录下来。

根据金塔普的测量结果，1887年大三角测量局

绘制了《坦纳上校关于雅鲁藏布江河道报告地图：来

自 1886-87年K.P所提供信息》，在《印度测量局档

案》中也附有一幅印度测量局绘制的《根据金塔普在

1880-84年搜集到的情报所绘雅鲁藏布江河道图》，

两幅地图关于雅鲁藏布江河道走向的信息基本相

同。金塔普不识字，没有笔记记录，所以他的测量结

果没有受到足够重视。在这两幅地图中，虽然甲拉

西登以下的雅鲁藏布江两岸标注了大量村落地名，

但河道仍然用虚线表示。直到20世纪初期英国对这

一地区再次进行非法测量时，才证实金塔普对地名、

距离的描述基本都是正确的。

3.克桑在察隅河流域的活动

克桑·辛格(Kishen Singh，代号A-K)来自库玛翁

地区。1878-1882年，克桑到西藏的秘密测量活动的

主要任务是从南向北纵穿西藏，跨越昆仑山，进入蒙

古并进行测量，回来时则要选择与原路平行的其他

道路，以测量更多区域。印度测量局局长沃克(J.T.
Walker)特别指示克桑要避免到中国内地，因为这些

地方的地理情况已经测量过。

克桑于 1878年 4月从大吉岭出发，9月到达拉

萨，在拉萨停留了一年时间。1879年9月，克桑加入

一支由100人组成的商队前往蒙古，穿过羌塘高原，

到达青海，最远到达甘肃敦煌附近。在返回途中，克

桑取道康区，经德格，于 1882年 2月到达打箭炉，接

受了传教士比特(Bishop Biet)的建议，经里塘、巴塘，

到达察隅河流域。在察隅地区，克桑测量了察隅河

的东部支流桑曲，南部最远到达沙马村(Sama)。在沙

马村，克桑被告知如果他沿察隅河到阿萨姆，会被米

什米人杀掉。1882年 7月 9日，克桑沿察隅河的西

部支流贡日嘎布曲(Rong Thod Chu)而上，穿过冰川和

阿扎公拉(Ata Gang La)，到达今八宿县，对所经地区

进行了详细测量。因天花流行，沿帕隆藏布到工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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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到拉萨的道路被封闭，克桑只能沿冷曲而北，至洛

隆宗，从洛隆宗经工布，于 10月 8日到达泽当，经过

江孜，在1882年11月12日回到大吉岭。

克桑的整个测量活动持续了4年半的时间，总行

程达到2800英里，其中有1700英里是以前未进行过

科学测量的。1884年，印度测量局大三角分部根据

克桑的测量结果，绘制了《1879-1882年间A-K在西

藏和蒙古的探险修正图》，包括三幅分图，详细描绘

了克桑的行程路线及其测量结果。克桑第一次对

察隅河的两条主要支流，即桑曲中下游和贡日嘎布

曲进行了测量，绘制出了相对准确的河道走向，最

南端测量到沙马村。此外，克桑的测量路线还进一

步证明了雅鲁藏布江不可能越过察隅河而流向伊

洛瓦底江。它只能向南流，与布拉马普特拉河是同

一条河。

(二)萨地亚助理政务官尼达姆的非法测绘活动

1882年，英国设置了萨地亚助理政务官(Assis⁃
tant Political Officer at Sadiya)一职，以发展与喜马拉

雅山南麓山地部族的关系，确保印度东北边疆的稳

定。1882-1905年，尼达姆(J.F.Needham)担任第一任

助理政务官，其间取得了被印度政府颇为赞赏的

“成绩”，如《1928年萨地亚边疆区地名志》就如此评

价：“尼达姆先生通过他的远征与发现，获得了一

种国际声誉，他在 1882-1905年间的工作为当代阿

萨姆东北边疆的局势奠定了基础。”尼达姆在中

国西藏东南地区的非法测绘活动主要集中在察隅

河流域。

1885年 12月-1886年 1月，尼达姆对察隅地区

进行了非法调查，此次调查的目的是：探查察隅河—

鲁希特河的源头、发展与米什米人和西藏人的关

系。1885年12月12日，尼达姆在没有军队保护的情

况下，带着三个边境警察从萨地亚出发，溯察隅河而

上，在距离日马(Rima)一英里的地方被西藏官员阻

拦，被迫返回。

尼达姆测量了察隅河—鲁希特河从萨地亚到日

马的部分河段，在“鲁希特—布拉马普特拉河草图”

中，这一河段被准确绘出。尼达姆的地图中还首次

标绘出西藏人和米什米人的分界，为英国利用部族

分界线作为中印边界提供了所谓依据。

尼达姆的测量与班智达克桑的测量对接，证明

了克桑地图中关于察隅河流向的正确性，完成了对

于察隅河下游的完整测量。尼达姆在报告中说：

“我非常自豪且满意地解决了一个重大的地理问

题。沿着布拉马普特拉河的支流，从萨地亚一直到

距日马一英里左右的地方，我非常自信地确定，在这

之间不存在与雅鲁藏布江相似的河流，所以雅鲁藏

布江一定在萨地亚以西注入布拉马普特拉河，据我

看来只有底杭河。”

除察隅河外，尼达姆也对丹巴河的部分支流进

行了测量。丹巴河的东部支流因通河(Ithun)流域分

布着贝贝吉亚米什米人(Bebejiyas)。1899年，贝贝吉

亚米什米人劫掠了萨地亚东北方向16英里处的一座

村庄，其中3人被杀、3人被掳走。1899年12月，英国

对贝贝吉亚米什米人进行了军事远征，尼达姆任政

务官。远征军到达丹巴河的尼杂木哈特，烧毁了因

通河沿岸的部分村庄。在远征军到达的地方，尼达

姆测量了808平方英里的地区。

(三)地理认知演变

1878年，印度测量局派哈曼对底杭河、鲁希特

河、丹巴河和西巴霞曲的径流量进行了测量，“以明

确每条河流的径流量大小，另外，也可以为这一有

趣且重要的地理问题(即雅鲁藏布江的下游流向)提
供证据”。据测量结果，底杭河的径流量远远大

于其他三条河流，这也增加了底杭河为雅鲁藏布

江下游的可信度。1881年，在印度统计局长的亨特

(W.W.Hunter)主编的《印度帝国地名志》中，认为虽

然雅鲁藏布江与布拉马普特拉河还未被实地探查

证明为同一条河，但一般都已认可两条河为上下游

关系。

1887年和 1888年，沃克(1878-1883年任印度测

量局长)发表了两篇文章：《西藏的怒江(潞江)是伊洛

瓦底江或萨尔温江的源头吗》和《西藏东南部的水

文学》，结合英国测量员、间谍班智达、边疆地方官

员等对中国西藏东南地区的测量结果，系统论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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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了此时英国对西藏东南地区河流水系的认识。

沃克的两篇文章都附有地图，《西藏东南部与周边地

区地图》和《西藏东南部水系图》，因1888年沃克对这

一地区的河流水系较 1887年的文章有了新的认识，

故两者有冲突处以1888年的论述为准。

1.雅鲁藏布江与底杭河的关系

受唐维尔地图的影响，许多西方地理学家仍然

坚持雅鲁藏布江下游是伊洛瓦底江，如在1885年，戈

登(R.Gordon)主要依据三个理由坚持这一观点。一

是伊洛瓦底江为世界上最大的河流之一，且径流量

大；二是根据中国方面的记载与唐维尔的地图；三是

来自阿萨姆人的证据，即当地人认为没有河流连接

雅鲁藏布江与布拉马普特拉河。

而沃克在文章中着重介绍了金塔普对雅鲁藏布

江下游的测量活动，认为虽然金塔普当时缺少测量

设备，也不能进行文字记录，但在这一地区停留了足

够长的时间，使得他对地点之间的距离与方位记忆

深刻，能令印度大三角测量局绘制出相对可靠的地

图。沃克认为，在班智达对察隅河、雅鲁藏布江进行

大规模的测量后，可以确定雅鲁藏布江的下游为布

拉马普特拉河。

2.鲁希特河的源头问题

沃克认为，班智达对察隅河及其北部地区的测

量进一步证明了雅鲁藏布江不可能流入伊洛瓦底

江。戈登则认为沙马和布拉马昆德之间的地区尚未

被实地测量，雅鲁藏布江有可能流经这一地区，并最

终汇入察隅河，流入伊洛瓦底江。1885-1886年尼达

姆的测量结果证实了察隅河为鲁希特河的源头，解

决了戈登提出的问题，也证明了在怒江以西的西藏

地区没有河流可能成为伊洛瓦底江的源头。沃克

认为班智达A-K调查所得的贡日嘎布曲和桑曲分别

是察隅河的西部和东部源头，而察隅河又是鲁希特

河的源头，基本上廓清了察隅河的主要源头和中下

游河道的走向。

3.丹巴河的源头问题

沃克将英国对丹巴河下游的测量与唐维尔的地

图相结合，认为丹巴河上游是唐氏地图中的更布

河。进而他根据山地部族的描述，认为在察隅河的

源头附近有一条称为“Kala-pani”(意为“黑水”)的河

流，向西汇入底杭河。恰帕隆藏布(Nagong Chu)发源

于同一地区，有同样的流向，其含义也为“黑水”，故

沃克将帕隆藏布视为丹巴河的东部支流，两条河流

在汇合后流入布拉马普特拉河。

尼达姆在读了沃克的研究后，并不认同沃克关

于丹巴河发源于喜马拉雅山北部的看法。他提出，

居住在丹巴河沿岸的米什米人多次说他们在去喜马

拉雅山脉以北的西藏聚落时，会路过丹巴河的源头，

证明丹巴河发源于喜马拉雅山南坡，并不在喜马拉

雅山脉的北部。

4.西巴霞曲

沃克地图中绘制出了西巴霞曲的两条主要支

流，即坎拉河(Kamla)和克鲁河(Khru)，因未对西巴霞

曲的源头进行测量，故错将坎拉河作为西巴霞曲的

源头，发源于泽当南部的泽古错(Tigu tso)。
1900年，由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绘制的“西藏及其

周边区域地图：基于最新信息”修正版，借鉴了沃克

地图对中国西藏东南地区河流水系的绘制方法，将雅

鲁藏布江与布拉马普特拉河绘制为一条河流，但仍将

雅鲁藏布江下游，即甲拉西登以下至格邦(Kebang)用
双虚曲线表示。此次关于丹巴河的绘制方法，修正

了沃克所认为的丹巴河源头为更布河的看法，仅保

留帕隆藏布作为丹巴河的源头；关于察隅河，完整

绘制出了察隅河中下游河道的走向，并将察隅河的

两条上游支流桑曲和贡日嘎布曲的具体走向绘制

出来，因桑曲的上游还未被实地测量，故用虚线绘

制；关于西巴霞曲，仍沿用沃克的绘制方式，将坎拉

河作为西巴霞曲的源头，发源于泽古错，上游用虚线

表示。

总之，到19世纪末，英国通过对中国西藏东南地

区的非法测绘活动，基本构建了对这一地区河流水

系的地理知识体系，但关于雅鲁藏布江与底杭河的

关系、丹巴河和西巴霞曲的源头等问题，直到 1911-
1913年间英国对这片区域进行大规模非法军事行动

时才最终通过实地测量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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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英国在中国西藏所进行的地理测绘活动

本身即具有侵略性质，是其建构殖民主义权力话语、

重塑被殖民地区的政治与地理界线的重要手段。

20世纪初期，英印发动了第二次侵藏战争，企图将西

藏变为保护英印东北边疆的“缓冲国”，以削减俄国

南向扩张的影响。加之，中国也加强了对西南边疆

地区的管控，英国认为位于喜马拉雅山脚的“外线”

“从战略上来说是不牢靠的”，将“外线”向中国一

侧推移，将英国的影响扩大到喜马拉雅山南麓地

区，最终炮制“一条自然的与更加安全的边界”是当

务之急。

1910年 10月，印度总督明托(Minto)认为：“中国

人在日马的活动和我们与东北边疆地区相邻部族

区域的未来关系问题导致了区域性的焦虑。对于

中国人的前进，军事当局认为现在的观点是不健全

的策略。”故而提出所谓的“新外线”(new external
boundary)，“我们倾向于认为最好的政策是将外线扩

展到可能必要的地方，以保证在外线以内或以外没

有除我们之外的其他国家力量与部族之间发生关系

或交流，也就意味着我们需要确保一个缓冲区”。

19世纪英国在中国西藏东南地区的非法测绘结果则

为“新外线”的走向提供了重要情报。

1906年，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再次出版了《西藏及

其周边区域地图》修正版。1913年 10月 23日，正在

召开西姆拉会议的麦克马洪在《备忘录》中明确写

道，将1906年由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绘制的《西藏及其

周边区域地图》用在西姆拉会议，并将复本交与了中

国与西藏地方代表，并以此为基础标注出多条边界

线，最终形成了非法的“麦克马洪线”的走向。

结论

近代帝国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的地

图测绘活动，是其殖民扩张的先导。客观上，帝国主

义的这一行为也促进了西方人对世界地理的认知，

填补了世界地图中的空白。19世纪，英国派遣测量

队、间谍、边疆官员、探险家等在中国西藏东南地区

进行了大规模的非法测绘活动，其中，河流水系是其

测绘的重要内容之一，为英国进一步蚕食中国领土、

单方面划分中印边界线等提供了情报基础。

英国对中国西藏东南地区河流水系的非法测绘

与认知演变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19世纪20
年代之前，英国对中国西藏东南地区的地理认知主

要来自康熙《皇舆全览图》的改绘及其在西方的传

播，对雅鲁藏布江、察隅河、西巴霞曲等河流的基本

走向有了相对准确的绘制。18世纪中后期英国地理

学家瑞纳尔在对布拉马普特拉河进行测量与研究

后，提出雅鲁藏布江与布拉马普特拉河是一条河流

的观点。第二阶段为19世纪前期，英国派遣测量队

在阿萨姆及西藏东南地区南缘的测量活动，基本确

定了雅鲁藏布江、察隅河、丹巴河和西巴霞曲的主次

关系及下游河道的流向问题，奠定了此后相关地图

中关于这一地区河流水系绘制的基础。第三阶段为

19世纪后期，通过间谍班智达、英印边疆官员的测量

活动，雅鲁藏布江中下游地区、察隅河的上游至下

游、丹巴河的中下游、西巴霞曲的中下游地区均被较

为准确地绘制在地图上，这一地区的河流水系知识

不断得到完善。西藏东南地区河流水系的丰富知识

也为 1910年“新外线”和 1914年“麦克马洪线”的炮

制提供了情报基础，成为殖民主义侵略扩张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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